
文化研究应该告诉人们

的是， 只有当你理解要改变

的是什么， 才能改变这个世

界。 如果你把对这个世界的

理解简单化或狭隘化， 你的

努力就会失败。 文化研究就

是在试图提供一个更好的故

事， 我认为这个故事应包含

以下三点 ： 第一 ， 它包含

“正在发生的事情 ” 的复杂

性和矛盾， 因为这恰恰构成

了我们所要反抗的 “语境 ”

的特殊性， 它必须拒绝把这

种 “语境” 简化为任何一种

单一的叙事 （例如， 把 “特

朗普现象” 解释为另一种民

粹主义的民族主义）。 第二，

它在不断地寻求出路， 寻求

改变的可能性 。 莱昂纳德·

科恩在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中

这样写道 ： “一切都有裂

缝， 这就是光进入的方式。”

一个更好的故事就是在裂缝

中寻找从前看不见的路径 。

第三， 它在试图告诉人们自

己在哪里， 不是告诉他们应

该去的地方， 而是基于我们

的判断告诉他们现在正处的

位置。

对于政治， 知识分子的

责任当然是要试图改变这个

世界， 但关键在于你要有更

好的知识。 比如， 现在美国

的许多学者为特朗普的上台

而感到恐慌，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的理论在特朗普身上不

适用。 但将矛头指向特朗普

毫无作用， 需要理解和反思

的是这背后的语境， 因为只

有明白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

到今天， 才会知道我们究竟

要改变的是什么。

我把特朗普和被

他吸引的极右势

力称为 “破坏球”，

他们想要的就是

反对现有建制

文汇报： 在今年的新书

中， 您对美国政治现状进行

了深刻的剖析和批评。 您指

出， 应该正视一个事实： 特

朗普的背后是美国战后保守

主义的崛起。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历史 。

在 20 世纪50?60 年代 ， 保

守主义被重新定义， 成为今

天我们说的 “新右派 ”。 他

们非常具有自己的战略， 其

中一个关键人物曾这样说 :

“现在我在纽约 ， 我要去加

州， 所以我搭了某个车去芝

加哥 。 我并不想去芝加哥 ，

但这让我离加州更近了 。 ”

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 ，

也知道妥协的重要性， 为了

让竞选更有优势， 他们抛弃

了自己阵营里那些极端种族

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者， 不

让 他 们 公 开 露 面 发 表 言

论—??这是从里根到布什的

做法。 但这股极右势力在暗

处悄悄地壮大。 现在， 这股

极右势力的 “英雄” 是特朗

普。 我把他和被他吸引的这

股极右势力称为 “破坏球 ”

（wrecking balls）， 他们想要

的就是反对现有建制， 在国

内， 几乎特朗普的所有举动

都是有意无意地在政府部门

内部制造混乱， 这似乎已经

成为了他们的策略。 在国际

上， 他们也在试图推翻现有

的国际秩序???他们不敢拿

IMF 下手， 因为那样的话经

济后果太严重， 很有可能再

来一次像 2008 年那样的金

融危机， 所以他们就对准最

容易下手的 WTO。

文汇报： 过去 50 年来 ，

美国右派保守主义势力在不

断崛起 。 您在书中也这样

说： “这个故事， 也许是我

能想象出来的最噩梦般的故

事。 我的紧迫感来自于我的

失望 ， 我所期待的人们对

‘正在发生的事情 ’ 复杂 、

激烈的对话并没有真正形

成 。” 作为左翼学者 ， 您觉

得问题在哪里？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 美

国一直在向右走。 你不得不

承认 ， 右派确实非常具有

“战略性 ” ， 他们在阅读我

们 ， 他们读福柯 、 拉克劳 ，

然后他们使用这些理论， 但

我们左派却从不了解他们的

理论。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想

让人们看到的故事???问题

的关键从来都不是特朗普 ，

他只是一个浮标， 真正要对

抗的是他背后的战后保守主

义暗流。 民主党的问题在于

总是试图将一切 道 德 化 ，

把右派候选人的某些言论

仅仅当成是他们个人品质

的败坏 ， 但其实这些都是

他们的一种政治宣称， 背后

是其内部阵营的分裂。 特朗

普并不是右派中第一个以挑

战道德规范行事的人， 还有

帕 特 · 布 坎 南 （ Pat

Buchanan） ， 安·库 尔 特

（Ann Coulter） ， 萨拉·佩林

（Sarah Palin） ， 他们都是反

动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拒

绝让一切规范约束他们的行

为 ， 他们的不文明是一种

“战术 ”。 但有些讽刺的是 ，

对于这些人， 美国的左派知

识分子们仅仅只是在规范的

层面上指责他们， 说这些行

为不够 “正派”。

文汇报 ： 您刚才提到 ，

西方左翼理论的问题在于并

没有在智识上为我们提供新

的知识， 而更糟糕的是， 左

翼理论也正在被对手使用。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

我经常让我的学生设想这样

的对话： 现在有一位基督教

官员 ， 他想禁止性 、 毒品 、

色情业， 因为他觉得这些都

应该是不合法的； 同时， 又

有一位经济学家， 他说一切

都应该是合法的， 因为有利

可图。 你如何说服这两个人

支持同一个政治阵营？ 我不

知道 ， 但右派做到了———他

们支持里根 ， 支持乔治·布

什。 而现在， 右派又把左派

那里代表差异性、 不可还原

的诉求以 “美国优先” 的名

义链接起来———哪怕这只是

特朗普开出的一张 “空头支

票 ”， 他并没有告诉人们如

何去衡量和实现。 这一切都

让右派看起来很有 “力量”，

却也是我想指出的左翼理论

所存在的问题。

文汇报： 于您而言 ， 霍

尔亦师亦友。 您在写于 2015

年一篇纪念霍尔的文章中曾

这样说 ， “在生命的尽头 ，

霍尔显然对这个世界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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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劳为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霍尔的文化理论影

响巨大。 霍尔认为，“我所使用的接合理论，源于拉克劳著作《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1977）。 他论述的要旨是，种种意识形态要素的政

治内涵并无必然的归属， 因此， 我们有必要思考不同的实践关

系———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之间， 在意识形态内不同要素之

间，在组成一项社会运动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等等偶然的、非必

然的连接。 ”（引自 Grossberg,“On Postmodernism”）

阿根廷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图

左）、比利时学者墨菲（Chantal Mouffe）

及其著作

这两位自治主义马克

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代表

作是被齐泽克誉为 “当下

时代的 《共产党宣言》”的

“帝国三部曲”———《帝国》

《诸众》《大同世界》。

他们遵循着马克思的

逻辑， 认为伴随着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

型， 出现了新的主导地位

的劳动形式， 即以情感生

产为特征的 “非物质劳

动”，为生成新的反抗资本

的革命主体创造了条件 。

霍尔称他们为 “新后现代

主义者”，他不赞成他们的

内在性、 情感、 自治等理

论， 但从不停止与他们进

行对话。

相关链接

意大利学者奈格里 （Antonio

Negri）（图左）、美国学者哈特

（Michael Hardt）


